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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新海派水墨画领军人物陈家
泠最新个展“还看今朝——陈家泠艺术展”在
广东美术馆新馆盛大开幕。展览以“畅游、新
韵、明心、骨法、象外、归器”六大板块为线索，
系统呈现了陈家泠的艺术实践从笔墨技法到
东方哲思的完整探索路径，勾勒其不断求变、
不断拓展的创作轨迹。

展览开幕前夕，陈家泠先生接受羊城晚报
独家专访——

陈家泠：海纳百川方成海派，敢闯先锋当属岭南

羊城晚报：时隔17年重回岭南办展，

您有哪些新的感受？

陈家泠：这次展览的立意，就是让海
派文化与岭南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印证、
相互交流，探索传承两地人文精神。去
年，“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
上海举办，引起了热烈反响，这次“还看今
朝——陈家泠艺术展”落地广东美术馆新
馆，就是再续海派与岭南的艺术前缘。

早在2009年，我就在广东美术馆办
过大型个展“神游——陈家泠作品展”，由
我的老朋友、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
长陈履生策展，由此与岭南结下了缘分。
时隔17年再来，最大的印象是美术馆的
变化——新的、现代化的，甚至称得上世
界一流的美术馆摆在眼前。站在面朝三
江汇流之处，对我很有刺激性。

70岁之后，这已经是我的第18次个
人画展了，“还看今朝”不是看我个人的作
品，而是看这个时代。

羊城晚报：此次您来粤办展，特地创

作了几件新作，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几

件作品的创作缘起和特点？

陈家泠：为了办新展，我从今年3月
起就到广东各地写生，去了广州、深圳、潮
州、汕头、清远、韶关，花了大半年时间准
备，创作了《美丽家园》系列的几件新作。

我一直有个愿望，想画丹霞山，于是
去山里写生。没想到缆车正好在修，只能
自己爬上去。我爬了两个小时抵达长老
峰，在观日亭里写生两小时。等到太阳下
山了，又花了两个小时下来。从体力、高
度来看，是一个考验，也说明了我对丹霞
山的热爱。

原本《美丽家园——韶关丹霞山》是
想画重彩的，因为丹霞山是红色的，又是
世界丹霞地貌命名地，风光极为令人震
撼。但快要上色的时候，一看水墨效果已
经蛮好。画画不是拍照片，体现的是艺术
家对现实的体验、对山川的感情，需要移
山倒海、重新组合，画心中的丹霞。画里
有山川之体，有一种涌起的状态，也有一

种优雅、仙境般的灵气，点到为止。
羊城晚报：您在展览上还特别展出了

以广州和上海的市花为题材的画作？

陈家泠：是的。广州市花是木棉花，
上海的市花是白玉兰，这两张画就是这次
展览的门面。朋友看了写了一副对联：
“海上玉兰，一片挥成新气象；岭南红韵，
天下共赏木棉花。”“红韵”可以理解成“鸿
运”，岭南有鸿运；“兰”与“来”谐音，就是
“运来”，以此祝愿我们的祖国鸿运当头。

《美丽家园——岭南红韵》画的是木
棉花。我到中山纪念堂写生，那里有一棵
三百多年的木棉树。木棉花为什么能成
为广州市花？因为广州是英雄的城市，只
有英雄才配得上它。孙中山就是中国近
代变革的先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在广
州；改革开放也是从深圳、从岭南这片土
地起步。

我来写生的时候，正是木棉花怒放之
时。我取现实与艺术的结合，最主要是把
意境表达出来，把木棉花的苍劲、潇洒、有
力都体现出来。所以我的画既要有花的
个性，又要有艺术的个性，把两者结合起
来。中国人的审美都在“似与不似”之间，
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羊城晚报：作为新海派水墨画的领军

人物，您觉得，“新海派”之“新”体现在何

处？

陈家泠：从来没有过的就是“新”。我
在上海生活了六十多年，慢慢领会了这个
城市的精神和气魄。

上海人讲时髦、讲摩登、讲“克勒”（沪

语中，对有品位、懂生活、讲究派头的人的

称呼），都带一点洋味道。小姑娘爱穿时
髦衣服，时髦就是与众不同，要漂亮。上
海人一般讲“老克勒”，很多老年人穿的都
是名牌。名牌是好东西、是经久不衰的现
象，是一种经典。

时髦代表引领性，摩登代表创造性，
“克勒”代表经典性，这“三性”就是海派文
化的新。

羊城晚报：上海中国画院原院长程十

发曾说“海派无派”，那么您如何理解当中

的“无派”？

陈家泠：从“派”的角度看，它是一个
群体、一种现象，光是小部分人不能算是

“派”。具有趋同性才能成派，比如吴派都
学吴昌硕，陆派都学陆俨少。

那么海派到底是什么派？上海有吴
（昌硕）派、陆（俨少）派、江（寒汀）派、关
（良）派、唐（云）派，很多派聚集在一起。
一个城市光有一两个派还不行，有很多派
才是状况，这才叫海派。“无派”是一种壮
观的艺术生态，是海纳百川的景观。

羊城晚报：海派与岭南画派之间又有

着怎样的精神关联？

陈家泠：岭南文化起着先锋作用。
在我看来，岭南画派就是先锋派。岭南
人具有冒险精神，这正是艺术家的性
格，敢闯、不保守。岭南人有血气，一个
民族没有血气是不行的。不管政治还
是经济，改革开放都是岭南先锋，起着
引领作用。

上海和岭南都起着引领作用。上海
有很强的经济活力，很多大公司最早都是
广东人开的。广东人讲义气、讲诚信，做
事就容易成功。

羊城晚报：您从小就爱画画。艺

术基因是与生俱来的吗？

陈家泠：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
母亲是小学老师，我经常缠着她画一
匹马、画一只兔子，但是她不懂画画。
因为我喜欢画画，父亲就买连环画给
我，我就临摹连环画，尤其是关公、赵
云，画得好的还撕下来。所以我从小
对艺术有一种天性的喜欢，这是内因。

1951年，出于生计我只好去做理
发学徒了。1952年至1953年，公私
合营，人员解散了，我就失业了。这
时，正好报纸上登“凡是家庭困难的，
读书可以申请助学金”。又可以读书
又有饭吃，当时我已经失业两年了，我
就重新温习功课，温习后就去考。想
考杭一中（时为杭州第一中学，现为杭

州高级中学）。
进入了初中，学校里黑板报都是

我画的，我的绰号就叫“画家”。等到

高中毕业，我又去考浙江美院。考上
之后，我在浙江美院非常用功，“开夜
车”就是当时养成的习惯，所以我绘画
与创作的灵感密码，一般要到晚上九
点钟以后开启。

羊城晚报：您在浙江美术学院就读

时师从潘天寿、陆俨少先生，这两位先生

分别在哪些层面塑造了您的艺术底色？

陈家泠：求学时，潘天寿院长虽未
直接教过我，但我在校打基础阶段，始
终受他的艺术教育理念的影响。当时
正值他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其人物、山
水、花鸟画皆颇具影响力。

他曾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学中
国画？”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若没有代
表本民族的文化，难以立足于世界民
族之林。这句话，成为我学习中国画
的方向。中国书画是民族文化之根，
学画要追根溯源。他还告诫我们：画
画要淡泊名利，艺术乃崇高之境，不可

将名利看得过重。
潘天寿院长给予我的，是艺术观

念上的启蒙；而陆俨少先生，则为我打
开了具体技法上的另一扇门。

陆先生当时是学院教授，我们学生
无不佩服他的书法、文采与画功。尤其
看他作画，几乎不打草稿，信手挥洒，无
论从何处落笔，皆能成就完整画面。毕
业后到上海工作，我常在过年时去他家
看他作画。以现在的标准看，我相当于
他的“研究生”乃至“博士生”。

长期观摩，让我真正理解了解放
手和笔。过去画工笔画，习惯用笔尖；
而陆老师讲“八面出锋”，以中锋为基
础，顺笔、逆笔、拖笔、卧笔皆可用，笔
尖、笔肚、笔根都要调动起来。一支笔
真正用活了，笔墨才会活起来。

羊城晚报：您又由此形成了自身

“走、守、漏、透”的艺术风格。

陈家泠：“走、守、漏、透”，实则是

一个材料问题。在不同材质上作画，
会形成不同的技法与效果。

所谓“走”，指水墨在宣纸上自由生
发、扩散的效果。大写意之所以能形成
那样的笔墨效果，与宣纸这种材质密不
可分——材料决定了墨如何“走”。

“守”，则是对结构与尺度的把握，
讲究恰到好处。过去老师常说“大胆
落笔，小心收手”，其实就是收放自
如。而这种分寸感，同样离不开对材
料的掌握。

“漏”与“透”，则更多体现宣纸的
渗透性。比如将两张画好的宣纸上下
叠放，水墨会自然渗透、渗化。画瀑布
时，借助这种渗化效果，便能产生意想
不到的笔墨变化。因此，“走、守、漏、
透”看似是技法，实则是熟悉材料之后
形成的一种创造能力。

创作常有意外之效，而真正的功
夫，在于将这种偶然转化为必然。

羊城晚报：您 70 岁以后，从“水

变”走向“火变”，将创作从宣纸拓展到

瓷器等不同材质。这种突破材料边界

的探索，有何契机？

陈家泠：为什么要探索在陶瓷上
绘画？在我看来，这一转变本身也是
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

我对陶瓷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80年代。当时，景德镇有朋友带
美工到上海美院进修，我随他们去了
景德镇。到了才发现，画瓷器原来也
很有意思。画一只杯子、一把茶壶，本
身就是一件作品，很有成就感。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也在变
化。我去日本箱根雕塑公园参观，看到
许多毕加索的陶土作品，泥土上那些自
由、变形的线条，给了我很大启发。艺术
就是要有创造性，为此，艺术家首先要解
放思想。艺术，本来就是可以玩的。

我从小玩心就重。于是我想：既

然可以在宣纸上玩水，为什么不能玩
泥土、玩陶瓷？从景德镇回来后，我便
开始真正尝试陶瓷创作。

羊城晚报：相比于在纸面上绘画，

在陶瓷上绘画有哪些不同？

陈家泠：陶瓷彩绘工艺分釉上彩、
釉下彩两种，釉又有流动釉与不流动釉
之分。尤其是流动釉，烧成后颜色往往
不受控制。这一特点，恰恰让我联想到
写意画：我一直在研究，绘画时如何把
偶然变成必然，让可控与不可控相互作
用，把局部的变化化为整体的效果。

所以，我在宣纸上“玩水”，在陶瓷
上“玩火”，背后的艺术理念其实是相
通的。水墨的魅力在于水的流动，陶
瓷的魅力则来自火的变化。二者都处
在“是与不是”、可控与不可控之间，最
终产生神奇莫测、变化万端的效果。

后来，我的儿子陈亮也和我一起
“玩火”。我们把上海一座废弃的粮食

仓库改造成窑，建成上海第一个艺术陶
瓷窑，取名“申窑”；后在朋友支持下，又
建了“泠窑”。自此，艺术家参与陶瓷创
作逐渐成为一种实践，也慢慢形成了具
有上海地域特色的海派陶瓷。

随着阅历渐长，我对“水变”与“火
变”的理解也越来越深。水变，是在玩
生命——水为生命之源，人与动物皆离
不开它。火变，是在玩文化——火为文
化之源，动物畏惧火，唯有人类学会接
近火、使用火，文明才由此逐渐诞生。

羊城晚报：您刚才提到，转向陶瓷

创作是“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时代

变迁如何在您的艺术选择中留下印记？

陈家泠：我之所以坚定地做陶瓷，
是因为瓷器就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在
法国旅游时，我曾参观吉美国立亚洲
艺术博物馆。馆中藏有大量东南亚艺
术品，其中不乏陶瓷佳作，令我对古人
的创造力心生敬畏。外国人称中国为

“China”，而“China”本就有“瓷器”
之义。瓷器，正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由此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中国人不
能不了解瓷器；一位艺术家，也很难不去
亲近泥土、不去尝试瓷器。于我而言，创
作陶瓷不仅是材料上的转换，更是一种
守正创新，是艺术家与民族文化传统重
新建立联系的方式。也正因如此，后
来每次办展，我都坚持创作陶瓷作品。

当然，做陶瓷并不容易。窑变充满
偶然，失败率极高。所幸基地负责人一
直支持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这种
支持本身，也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
今天，我们有条件支持这样的艺术实
验，已不只是财力问题，更关乎文化自
信与审美追求。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
要有制造能力，更要有设计能力与审美
能力；作品既要具当代性，又要体现本
民族文化。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底气，
艺术家才有条件不断尝试。

羊城晚报：此次展览主题是“还

看今朝”。对您来说，这一次展览是

不是个人艺术历程与时代发展的一

次相遇？

陈家泠：“还看今朝”，所看的并非
我陈家泠一人，而是整个国家综合实
力的提升。我不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滚滚大潮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

透过我的艺术创作，人们真正看
到的是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

题目“还看今朝”讲的不是我个人，而
是民族的气概、时代的壮阔。我只是
其中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能在广东省美术馆新馆举办个人
画展，是我艺术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而新馆开放，对美术馆而言，也正翻开
崭新的一页。看到大家满怀热忱地交
流探讨，为这个展览努力，我感到很幸
福，也很激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说，我们更应为这个伟大时代呐喊，与

伟大时代拥抱，为创造伟大时代尽一
份力。

羊城晚报：您希望通过这次展览，

与岭南观众达成怎样的对话？

陈家泠：我很幸运，这次展览能
在这样一个好时代与大家见面。它
的意义不止于一次个人作品的展
示。今年将举办2026年深圳APEC
峰会，这将为展览提供更广阔的交流
背景。岭南的朋友，可以从我的作品

中看到一个时代的变迁，并在艺术交
流中彼此学习；世界各地的朋友，也
可借此走近岭南，感受岭南经济、政
治与文化的变化，促进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

我更希望，他们不仅能从岭南看
到中国的发展，也能从我的绘画中感
受到这个时代的气象。以艺术为媒
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感受中国，并
与所处时代产生共鸣。

再续海派与岭南前缘

“无派”是海纳百川的艺术景观 时代给予艺术家“变”的底气

艺术为媒，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潘天寿启蒙观念，陆俨少打通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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